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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屏手机

2004年国庆期间，我家才拥有了第一部手

机， 不过那部手机不再是当时流行的黑白屏。

宝石蓝的外表，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夺目，机身

多采用了流线型的弧度， 整体结构小巧玲珑，

握在手里，感觉尚好。打开手机，各个功能栏都

是彩色的，每当来电时，3个辐射状的小孔都还

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彩光。

那年， 我们家在锡林郭勒盟距离208国道

不算太远的一个牧场上，整年风调雨顺，草长

得又高又密。 秋天卖了一些羊羔后， 父亲说：

“买一部手机吧， 想和大家联系一下太不方便

了。”于是就从苏尼特右旗买回了那部手机。

在拥有那部手机之前， 我家连电话都没

有，所以父亲和母亲谁也不会随身携带，简直

将手机用成了座式电话，一直放在家里，优势

也许就是无线而已。手机可供选择的铃声也不

算太少，大约有20多种，经过一一辨别细听，父

母一致认为《紫竹调》最好听。那欢快急促的曲

子，在干净的立柜上，在低矮的房屋内，在广袤

的草原上翻着跟头肆意奔跑，铆足了劲地在空

中久久盘旋，像是经常出现在我家上空的那几

只鹰一样，飞高飞低，飞远飞近，尽情地自由翱

翔。

草原平日里极其安静，就连每一声虫叫、鸟

鸣、狗吠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刚开始，母亲常常

被突然响起的铃声猛地吓一跳， 随后扔下正在

淘洗的衣服，去接听手机。

记得有一次，恰好外婆在我们家，父母都在

外面忙乎， 我和弟弟到一个话吧给家里打了电

话。刚刚拨通，里面的彩铃从听筒里悠悠飘出，

但没几秒钟就挂断了，我们心里正琢磨着，难道

家里人正忙着呢，还是怎么回事？突然，刚刚用

过的那部电话响了起来， 话吧里一般不允许接

电话，因为打电话是计分收费的，而接电话是免

费的，他们当然不希望你占着电话机而不花钱。

当时，我没有多想就忙着接起来了。一听，原来

是外婆打来的电话。 问外婆刚才为什么不接电

话， 外婆在电话那头又着急又紧张地说，“这几

天你妈妈教给我怎么接听了， 刚才手机突然响

起来，我一着急就不知道按错那个了，反正凑到

耳朵跟前，能听到你们说话。”我们笑着说：“外

婆，你很了不起，不会接听倒学会回拨电话了。”

外婆向我们简要地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 接着

又絮絮叨叨地安顿了一些，挂电话时，我发现老

板满脸的不情愿。

那几年，我和弟弟在外地求学，父亲放羊，母

亲每天收拾家里的这一摊子事情，好像日子就是

那样一天又一天的重复着，但是每当手机铃声响

起时，总会有好消息传回草原。“妈，我这次考了

全校第三”“爸， 我语文知识竞赛获得了一等奖，

还有奖品呢”“妈，我们还有3天就放假了”……

尽管现在那部宝石蓝手机早已淘汰不用

了，但是还在家里的柜子里放着，每当找东西看

到它时，耳边总是回荡着悠悠的《紫竹调》，总能

想起那片草原以及那一缕缕温馨的往事。

文/何晓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 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

草原的金界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

浩瀚大漠的烽燧……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

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而上，欢乐与

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来稿最好配上

相关老照片，并附图片说明，请在电子邮件

“抄送主题”一栏填写“草原往事”。

Email：yy9256@126.com

撂蛋鸡

撂蛋鸡是啥意思？就是

自己喂的鸡，却把鸡蛋下到

别人家鸡窝、 蛋窑窑里，或

者其他很难让主人找到的

犄角旮旯的意思。引申到人

身上， 就是比喻老爱丢东

西。也因此，大人们常把爱

丢东西的小孩儿称为撂蛋

鸡。

那撂蛋鸡好还是不好

呢？这得话分两头说。

小时候，我家住在呼和

浩特市桥靠村八十三号大

院。大院分前后院儿，我家

的鸡窝盖在前后院儿之间

的二门子左边，鸡窝的西墙

紧贴着正房的东墙；二门子

右边是葡萄池。后院儿一排

正房最东头，是一间有门窗

却从来不安玻璃也不糊窗

户纸的闲房，我们称其为伙

房。伙房里除堆放一些不用

的农具和平时少用的大扫

帚之类，就是存放一些生火

用的碎刨花。那些刨花有的

装在柳条篓子里，有的装在

没用的大笸箩里。玩儿捉迷

藏的时候，我就喜欢从窗户

洞爬进伙房， 藏到杂物间，

小伙伴们不下辛苦是很难

找到我的。可有一次我爬进

去，还没等他们找，自己就

兴冲冲跑了出来，因为我在

那笸箩里的碎刨花上，看见

一堆鸡蛋。

在吃喝并不丰盈的年

代， 偶然发现的十几个鸡

蛋，不光让我高兴，也让我

妈高兴。我问我妈鸡蛋怎么

会在伙房里？我妈说肯定是

别人家的撂蛋鸡下进去的，

属无主之物，就给我们煮着

吃了。

还有一次， 是腊月里，

舅舅们来帮着刷房子打扫

家，我们小孩儿没事，就到

院子里玩。 玩儿着玩儿着，

我忽然看见有个不认识的

鸡从鸡窝里出来，我就跑过

去了。往里一看，简直是两

眼放光， 好大一堆鸡蛋啊！

因为是冬天，除了刚下的那

颗蛋，其他鸡蛋都已经冻裂

了，放到锅里煮熟，蛋白挤

出蛋壳不说，上边儿全是大

大小小的窟窿眼儿，虽然口

感很差，我们却吃得津津有

味。

每当那时候，我就非常

喜欢撂蛋鸡，感觉周围的撂

蛋鸡要是能再多点儿就更

好了。

我 家 的 鸡 也 是 散 养

着， 每天吃饱后依然院里

院外到处游逛啄食， 天黑

了才回窝上架。有几天，我

妈忽然发现， 本该天天下

蛋的几只母鸡， 忽然下的

蛋不够数了。咋回事，莫非

也把蛋撂在外面了？后来我

妈就天天定时撒把米，把那

些下蛋的母鸡一只只逮

住， 左胳膊鸡头冲外将其

抱着， 然后用右手食指到

鸡屁股里去摸。摸着没蛋，

扔了，摸着有蛋，扣到铺了

碎刨花的筐里篓里， 有时

地方不够， 就用案板把鸡

堵到屋里炕沿底下的炭仓

仓里，等把蛋下了，再一个

一个放出去。 看着我妈每

天逮鸡、圈鸡、放鸡，我就感

觉这撂蛋鸡真是给人添麻

烦，就不能长点儿记性回自

己家下蛋啊！

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

起这事，忽然觉得，那时候，

我们吃过别人家的鸡撂在

我家的鸡蛋，别人家也一定

吃过我家的鸡撂去的蛋，似

乎谁也不占谁的便宜，扯平

了。

文/高雁萍

扭秧歌

1965年正月初三，刚吃

过早饭，我就听见生产队院

里打鼓敲锣声。 直觉告诉

我：人们在扭秧歌。于是，我

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就到了

生产队大院。 我定睛一看，

排成两行40来人的队伍正

在兴高采烈地扭着。一行是

男角由手执“霸王鞭”扮演

“孔明”的刘大叔打头。他是

秧歌队指挥。 另一行是女

角，“大包头”（即打头者）是

王大叔。他们都穿着节日的

盛装，婀娜多姿的身段在乐

器的伴奏下煞是优美。我正

在看着，刘大叔扭到我的跟

前对我说：“别看了，进来扭

吧！”听他一说，我心活了。

转念一想： 这些人都是老

手，而我却是第一次。如扭

不好， 我会让人贻笑大方。

我正在犹豫，刘大叔看着我

用手中的鞭子一比划，示意

我进队扭。不知当时我从哪

儿来的勇气，蹦蹦跶跶就进

了男队。我一看，扭秧歌的

人不仅服装漂亮，手中都有

个物品， 而我却赤手空拳。

我正在踌躇，场外叔伯弟弟

恒国递给我一把扇子，邻居

张四扔给我一块手帕。这回

手中有东西了，我可以无忧

无虑地跟大家扭了。扭着扭

着，我发现有人总是瞅着我

笑，我装作没看见，心想：你

笑你的吧，谁也不是生来就

会，我力求尽快学会。这样

一想，胆量又大了，我认真

观察别人，努力发现自己的

不足。我发现，只要踩上鼓

点儿，节奏既明快，动作又

优美， 而我恰好与此相反，

总是踩不上鼓点儿，步子不

是大，就是小。心里越急，越

改不过来。那尴尬场面就甭

提了！ 直到现在我还纳闷：

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思

来想去我才明白，我就是应

了那句老话———胆大不嫌

砢碜！

休息时， 我回到家，从

叔伯哥哥那里借来一套扭

秧歌男装及物品（他因年龄

关系前几年退出秧歌队）。

我穿上服装来到生产队大

院， 听说要去各家拜年，我

决计吃一顿“小灶”，我跟王

大叔一说， 他同意帮忙。这

样，王大叔先示范，我跟着

学，然后我自己扭，王大叔

指点， 约一个小时工夫，王

大叔说：“千学不如一看，千

看不如一练， 这样一练，你

就会了，你可以毕业了。”听

王大叔这样一说，我高兴得

手舞足蹈！

休息结束， 大家又聚齐

了，这次是下去给各家拜年。

第一家是张殿文家。 张殿文

老两口早已在门外迎候，我

们刚到他家门口，院里就“噼

哩啪啦”地响起了鞭炮声。这

时，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

由于王大叔答应我可以“毕

业”了，我扭得很尽兴。挺胸

时， 面带微笑； 收腹神态自

然，端胯场步不乱。因为我心

无杂念，越扭越带劲。我此时

也有兴致观察周围了： 他家

院落宽绰， 养的动物鸡鸭鹅

猪又多， 在院里与我们搅和

着。扮演“孙悟空”的大张抡

起“金箍棒”把它们统统轰出

院外，引起众人哄堂大笑。秧

歌队在院里打了个“龙摆

尾”场子，打完场后，张展文

从屋里走出来，拿两条迎春

牌香烟， 郑队长接过示人

后，我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

声：“谢”！ 之后又随着红旗

的指引走向了下一家。

这家是大队书记梁义

家，梁书记不在家，他父母

在门口等了多时， 迎接我

们。还没等我们进院，院里

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二踢

脚、麻雷子的声响。与前家

不同的是： 他家院子狭小，

40来人的秧歌队，再加上看

热闹的，一时把小院挤得水

泄不通。反穿皮袄毛朝外的

唐三爷挎着“响串”（马头上

带的铜铃）一边扭一边抖动

“响串”，发出“喤锒喤锒”的

响声， 拓展着周围的场地。

因场地制约， 只打一个场：

“菱角串”，梁大爷从屋里拿

出两条长春牌香烟，郑队长

接过示人后，我们同样喊一

声：“谢”！ 就随着红旗指引

的方向返回生产队。一看已

经12点了，上午就结束了。

休息两个小时， 我们又

上装来到生产队院里，扭了一

会儿又下去拜年，所到之处都

受到热烈欢迎。 下午的场面

几乎是上午场景的再现，所

以就不浪费笔墨了……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秧歌队扭秧

歌，收获颇丰，既增进了身

心健康又分得6盒香烟。如

去外屯， 当地还设宴款待，

我抽烟喝酒就是那时学会

的。 前几年因身体不适，这

两个习惯都戒掉了，这是后

话。

文/张恒春


